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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司马攻与曾心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在学术界，文化始终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概念，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

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

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庞朴则指出: “所谓文

化，按照我的理解，最好把它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看。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人

又是文化创造的，要想了解文化，跟对人的本质的了解是完全密切相关的。所以

我想把文化这样来定义：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成因。”
[1]
可见，文化其实体现

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是代代累积

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是人们价值观的认同。品位、道德、

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因而文化是可以传承的，即学习一种民族语言就是掌握、

继承和交流一种民族文化，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的过程。 

 

第一节  作者简介 

 （一）曾心简介 

原名曾时新 1938 年出生于泰国曼谷祖籍广东普宁圆山乡。62 年考上厦门大

学汉语言文学系，72 年到广州中医学院工作与学习中医，继之，在该校任中国医

学史教师。出版著作：《杏林拾翠》、《名医治学录》（与叶冈合著）、点注《评

琴书屋医略》（与黄吉堂、周敬平合著）。1982 年返回出生地。88 年工作之余，

重拾文学创作之笔。散文、诗歌、短篇小说、微型小说、评论都有所涉墨。十多

年来，出版文学著作：《大自然的儿子》（小说、散文集）、《心追那钟声》（散

文集）、《一坛老菜脯》（诗文集）、《蓝眼睛》（微型小说集）、《给泰华文

学把脉》（文论集）、《曾心文集》、《曾心短诗选》（中英对照）、小诗集《凉

亭》（中英对照）等，还有龙彼德专著：《曾心散文选评》和《曾心散文艺术》

等。)作品（散文、诗歌、微型小说）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其中《鳄鱼密码》被选

入《世界华文报告文学奖作品集》。《猴面鹰哀思》被选入第一届冰心文学奖散

                                                        
[1] 庞朴：《蓟门散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第 304-3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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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参赛文选《千花集》，《在水乡栖居处》被选入第二届冰心文学奖小说参赛文

选《玫瑰花集》。《大自然的儿子》被选入《20 世纪中国散文英华》。《蓝眼睛》

被选入《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获奖作品集》、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普通话

教程》。《如意的选择》被选入泰国皇家卫星远程教育电视台汉语教程《实用汉

语教程》等。名载《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海外华文文学史》等。现

为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广东校园文学网顾问、“小诗

磨坊”召集人、泰华作家协会理事、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厦

门大学泰国校友会秘书长。 

 

（二）司马攻简介 

原名马君楚，泰华作家，1933 年生。祖籍广东省潮阳市。早年在中国受教育，

喜文艺，爱研读。1966 年开始写作，主要投稿中华日报《文学》版。后因商务停

笔达十年之久。八十年代重返泰华文坛。这时期，在东南日报《文苑》、《新文

艺》可见其作品。后期作品见于《新中原》报《大众文艺》。近年主要作品发表

在《大众文艺》外，尚见于《新半岛》、《亚洲日报》、《亚洲文艺》等。1974

年八属会馆暨《新中原》报联合主办的泰华金笔奖文艺比赛，任评委。八十年代

以来，多次出任文艺徵文比赛评委，其中有华侨崇圣大学于 1993 年、1995 年举行

的徵文比赛。1989 年及 1994 年，由星暹日报和暨南大学校友会联合主办的泰华短

篇小说创作徵文比赛，为徵文委员会委员，兼评委之一，出钱出力。八十年代至

九十年代，主要创作以散文、杂文、微型小说见称。行文生动、有寓意，独成一

格。除司马攻笔名外，尚以剑曹笔名选写。八十年代以来，其文学活动频繁，主

要有：1987 年随泰华作协代表团访问北京等地，与当地作家举行座谈。1990 年，

参与在曼谷主办的第四届亚华作家会议活动，并主持现代诗问题座谈会。1991 年，

出席第五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参加在汕头大学召开的潮人作

家研讨会。1992 年应邀率团前赴北京、上海、浙江等地进行文学交流。1993 年参

加江西庐山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4 年，参加在云南玉

溪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几届会议都提交和宣读了论文。1996

年 11 月由泰华作协主办，在曼谷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在其精心策

划下，会议获得圆满成功。于 1998 年 6 月 6 日在曼谷举行的第六届亚细安华文文

  



 
 
 
 

 
 

 

7 

艺营，为大会主席。同年九月，应邀率作协访团访问中国，作“丝绸之路”行，

并进行文学交流。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为其创作高峰，先后出版了《冷热集》、

《明月水中来》、《泰国琐谈》、《踏影集》、《独醒》，《挽节集》、《泰华

文学漫谈》、《司马攻散文集》、《司马攻序跋集》、《湄江消夏录》、《梦余

暇笔》、《演员》等。现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其辞条被收入北京大学出版

之《世界华侨华人辞典》。 

 

第二节  曾心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曾心少年时代受泰国文化的哺育，成年后回国定居又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

特别是在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上学，接受了系统的中国文化教育。后来又在广

州中医学院工作与学习中医，继之，在该校任中国医学史教师。可谓对中国语言

文化和医学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深度。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留心的各个

文类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水平。曾心善于对人生事理的洞察，对事态的感悟，对

人生真谛的追求。他的散文有感情出有理性；在游记里，曾心不单准确地勾勒出

名山胜迹的气势与景观，同时也略为介绍--些历史沧桑。但往往是点到为止，不

注重史地的演述，更不重复他人，全文的立意多是他自己的心境和思绪。因此 ，

他的游记散文自然清新。在《心追那钟声》这本散文集子里，显示着他的心灵轨

迹。由于曾心的勇于追寻，他以诚挚的心追来了许多感人的散文篇章。这个散文

集中的六个分辑的散文，都充满着真情实感。他游历过中国的山山水水，在这本

散文集子的第一辑：“心追那钟声”，由六篇游中国的游记组成，从江南到塞北，

曾心的心一直在追寻，而人则在攀登，他苦寻扬州的琼花，心追姑苏寒山寺的钟

声，险滑鸣沙山，步上黄鹤楼，勇登武当山极顶，心灵终于和阳关接了轨。曾心

不单有激情，同时又有丰富的想象力。在第二辑：“高山幸福花”,包括四篇泰国

境内游记，这四篇“人文游记”，写景部份较少，他以心境代实景，在高山上，

曾心游目骋怀，透过山川景色，石宫花木来抒发心中感情和新的发现。在第三辑：

“一坛老菜脯”里，是清一色的追忆散文。曾心深厚的注入了他的感情，篇篇情

真意切，洋溢着母子爱，兄弟之情，夫妻的相敬相知，以及医生(作者)的德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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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感恩。在第四辑：“营造志趣天地者”，歌颂大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

的关系。《失去野性的虎》作者暗示老虎离开了大自然，结果失去了原来的野性。

人类如果远离了大自然，是否也会失去了人性？在第五辑：“心中有座母校”，

有曾心对自己母亲的回忆，也有对目前华教的反映和远景的祈望。在第六辑：“观

察员手记”里，内容包涵曾心的文学观、文学论，他以轻松的笔调，记述他参加

几次文学研讨会的情况和感受。 追寻和追忆是这个散文集的特色。亲情、友情、

家国情；物缘、地缘、文学缘，是这个散文集的主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作

为泰华作家的曾心，他的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  

 

第三节  司马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20 世纪以来，由于泰国华文作家一方面自身带有浓浓的华族血统，中华民族

意识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内心；另一方面，由于他们长期居住于泰国，甚至他们的

后代大多出生于泰国，成为华裔泰人，这就致使他们或多或少接受了当地的思想

文化意识。同时，作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泰华文学又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外国文学

思潮的影响，特别是东南亚文学和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 

司马攻是一位亦文亦商的作家。一九三三年，司马攻出生在以“佛国”著称

的泰国，而他的祖籍是广东省潮阳县。他本名马君楚，写杂文时常用笔名“剑曹”，

写散文和诗歌时则用“田茵”，“陈各”等，但他用得最多的笔名是“司马攻”。

他是一个生活阅历丰富，文学天分极高，又秉承了潮汕的人文传统的泰华老一辈

写作人。他温文尔雅、平和谦逊，但谈吐中又不乏机智幽默乃至俏皮。他见多识

广，博闻强记，却从不炫耀卖弄。他既有丰盛的心灵，又有充盈的头脑；既有文

学家的单纯天真和梦想，又有生意人的精明和务实。总之，这是一个性格复杂的

人物。他把文学家的想象力和商人的深思熟虑结合起来，把商场上的全力以赴的

作风同散淡寂寞的写作生涯结合起来，把企业家的豪气同文人的朴素清高结合起

来，最后，他出色地把形象与逻辑、激情与理智、敏感与犀利结合起来。于是，

无论在文坛或商场，他都获得了成功。在文坛上，他是现任泰华作家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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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场，他是现任泰国五福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祥通两合公司总

经理。 

司马攻的写作生涯始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他曾在《泰国琐谈》一书自

序中透露:他之所以迷上了写作，完全是出于缘分。一九七 0年以前，他虽然也断

断续续为香港、台湾及泰国一些报刊写过一些文章，但那时他对写作并没有太大

的兴趣。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间，他应《东南日报》社务主任魏登和总编辑吴

继岳之约为其撰写专题，一年之间竟写了各式文体的文章八、九十篇计五十万字

左右。这些作者白谦为“四不像”的作品后来大部份收进《泰国琐谈》一书中，

尽管司马攻写于七十年初期的作品(其中大多为特写)在内容上比较庞杂，在叙述

上失之于平铺直叙和面面俱到，有的描写显得过于琐碎。但这些作品大多有作者

自己的发现和感受，尤其是它们显示出了司马攻观察事物的敏感细腻和良好的文

字功夫。可惜的是，一九七四年以后，司马攻停止了写作，而且这一停便停了十

二年。直到一九八六年，司马攻才再续前缘，重新操机写作。一九八八年，他和

梦莉等八文友联手出版《轻风吹在调江上》，半年后又再次联手出版了《尽在不

言中》，同年他又出版杂文集《冷热集》(1991 年由中国三联书店再版)，受到读

者与批评界的普遍好评。自此以后，他写作的兴趣便一发而不可收。在短短的几

年里，他又出版了《明月水中来》(散文)、《循江消夏录》(特写)、《梦余暇笔》

(随笔)、《演员》(小小说)等六本集子。象这样各类文章齐备，且量多而质高的

创作成绩，在泰华除了资深作家吴继岳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位。 

司马攻的少年时代长期生活在中国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哺育，定居泰国后

又得到泰国文化的广泛熏染。两种文化的交融集中在他的身上，就构成了他的这

种独特的文化背景，这既使他对传统文化精神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又对泰国

文化滋生了感情的融会，这就造就了司马攻的作品能从一种历史跨度和人类文化

视角去审视泰华社会的现实生活，即从一种历史时空、地域环境、传统民俗中揭

示人的生存景况和人生世相，从而构成了别具风采的独特的文化意蕴和人文精神。

我们纵观司马攻的作品，他的作品里，既有本土性文化特征，又具有中国民族文

化意识，还具有鲜明的东南亚文化特色乃至西方文学思潮的某些痕迹，从而呈现

出一种独有的特殊性、融合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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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同的出生地，不同的教育对想法导致了不大的影响，开始写作时间

也没有很大的相差。从作品上来看，两位作者还是对祖国有着深刻怀念。 

  


